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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府天，女，原名张书玉。原起点小说网常驻作家，白金级别的大神作者。2013年6月加盟创世中文网，
成为创世中文网知名签约作者，开始连载唐朝历史小说《盛唐风月》。

自述：拥有二十余年书龄的书虫一只。原居湘地，如今蜗居大上海，以笔耕为生。自幼喜读书，却一直

懒散不肯动笔，一朝提笔，只觉笔下如有上千言，于是滔滔不绝开始了自己的文字历程。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从笔下宛转流出，沉浮于其中乃是人生

一大乐事。

作品列表：《神际》、（未完本）、《春宫缭乱》《冠盖满京华》、《富贵荣华》起点中文网：《朱门

风流》 、《高太尉新传》、《凌云志异》、《千钧》、《武唐攻略》、《奸臣》、《盛唐风月》等。

内容介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重生在大明名门，张越却只是个不受重视的半大娃娃。

靖难的动乱已经过去，郑和的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家族中已经有高官显贵……难道他能做的只是混吃
等死？

盛世朱门觅风流，富贵也需稳中求。了却家国天下事，偕妻带子泛扁舟。



第一卷第一卷
  童子行童子行



第第001章章  第二次的人生第二次的人生

“不知道眼下外头闹成什么样子呢！”

“太太头一回发那么大脾气，你没看老爷刚刚拦都拦不住么？这会儿，太太十有八九是在老太太面前哭
诉。”

“哭诉了又有什么用？谁不知道老太太最宠爱二房那两位少爷，几乎不拿正眼瞧咱家少爷。再说了，太
太是个老实人，怎么斗得过二太太？”

“说得也是，大老爷二老爷好歹都是个官，只有咱家老爷不怎么入老太太的眼。少爷固然是好人，待我
们又和气，可又不会讨老太太欢喜。这一次被大少爷和二少爷撺掇去爬树，跌下来去掉了半条命，都三

天了还没醒过来，太太怎么会不急？”

“只希望少爷能够平安无事地醒过来……唉，毕竟太太就这么一个……”

迷迷糊糊听见两个女子闲侃的声音，方捷不自觉地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两个背对着他的少女，还有那高

高的发髻以及上头的簪子，他陡然想到了刚刚半梦半醒中听到的这几句对话，于是大脑立刻陷入了当机

状态。

他轻轻摇了摇昏昏沉沉的脑袋，又扭了扭脖子，总算是看清了室内的几样摆设。无论是头顶的青绡帐还

是身下的拔丝床，或者是靠窗的桌案花瓶，以及屏风和其他东西，都向他传达着某种暗示。当他低头去

看自己的手时，他更是本能地发出了一声惨呼，上下牙关竟是难以抑制地咯吱咯吱打起了架。

老天爷，这只手分明是未成年人的手！

“少爷醒了！”

听到这么一声兴奋的嚷嚷，方捷连忙抬起了头。眼前赫然是两张陌生的面孔，那头上繁复的发式和身上

奇怪的衣裳和现代人绝然不同。而且，那两个少女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许久，那种又惊又喜的目光让

他浑身发毛。

一会之后，其中一个少女忽然一阵风似的奔了出去，另一个则是欣喜若狂，双手合十连道了几声阿弥陀

佛。

死而复生固然是好事，然而，重回人世却遭到这样的巨变，饶是方捷向来以随机应变著称，此时也是六

神无主方寸大乱。然而，还不等他努力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调节心情，外间就响起了一片喧哗之声。下

一刻，刚刚被人带上的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越儿……越儿你真的醒了？”

方捷甚至来不及看清来人的模样，就被人紧紧拥在了怀中，那巨大的力道简直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滴

滴眼泪掉在了他的脸上手上衣服上，那种温热的感觉让他不禁心中一颤，然而更多的却是一种茫然。良

久，他感到那箍紧的手臂微微一松，这才算是看清了面前的人。

那是一个大约三十出头的妇人，脸上仿佛没有搽脂粉，显得有些蜡黄。她的两只眼睛又红又肿，但此时

她嘴角却挂着一丝欢喜的笑容，一双手颤抖地捧着他的脸蛋，嘴唇微张仿佛要说些什么，却是半晌也没

有再说出一句话来。

方捷的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就是再迟钝的人也能勉强猜到眼下的情形，他自然也能明白。可是，明白归明白，要让他骤然之间和过

去完全告别，接受现在的这个新身份，他却没办法立刻做到。在提醒了自己好几遍之后，他终于伸出了

一只胳膊，轻轻抓住了那妇人的手，却是没办法马上开口叫一声母亲，或是唤一声娘——因为这实在是



太荒谬了！

“越哥儿醒了？”

屋子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威严的声音，震散了刚刚充斥在这里的一股温情。

方捷抬眼望去，立刻便瞧见一个老妇人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只见她发髻上围着貂皮暖套，暖

套正中镶嵌着一颗湛蓝的宝石。她身上穿着一件蓝色芙蓉桂花万年青纹样的长衣，满头银发纹丝不乱，

只用一根翠玉簪子绾起，脸上颇有一种令人不可轻忽的肃然。

随着那老妇人走近，原本坐在床前的妇人一下子站了起来，低头垂手退到了一边，恭谨地叫了一声老太

太。而那个老妇人却看也不看她一眼，随手甩开搀扶自己的两个丫鬟，径直就在床头坐了下来。

“醒了就好。你若是再不醒，你娘就要把家里闹翻天了！”

面对老妇人那炯炯有神的眸子，面对这句缠枪夹棒语带双关的感慨，方捷不禁有些慌乱，脸上自然而然

地露出了一丝茫然。然而，一接触到另一头母亲凄冷哀怨的目光，他却想到了刚刚听到的闲话。几乎是

刹那间，他的脑海中便闪过了无数记忆片段，于是福至心灵地吐出了一句话。

“都是我不好，让祖母和母亲操心了。”

此话一出，满屋皆静。别说那站在地下的几个丫鬟婆子，就是侍立在一旁的那妇人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

眼神看着床上的小人儿。坐在床头的老妇人则更是惊讶，细细端详了一会，她原本绷紧的脸稍稍缓和了

一些，但语气中还是带了几份告诫的意味。

“既然知道我和你娘操心，当初就该多思量思量，谁见过大家公子和猴子一般去爬树的？你从小吃了多
少药请过多少大夫，连上学都是断断续续，如今好容易连着去上了一个月学，却又闹了这么一出！”

面对这样语重心长的教训，方捷只得低了头，心中却苦笑不已。尽管这话语颇有些刺耳，但是对上一世

曾经失去了所有亲人的他来说，即使是偏心的教训，他倒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教训完了这一头，老妇人便站起身来，却是端详着一旁站着的媳妇，不冷不热地说道：“既然越哥儿都
已经醒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你也不要吵闹了。超哥儿和起哥儿确实是淘气，老二媳妇动了家法，很是

教训了他们两个一回，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越哥儿这边，你这个当娘的多用些心思照看他，好好教导，

别老是惹出事端来！”

老妇人撂下这么一番话之后，刚刚那两个丫鬟便过来搀扶了她。她这么转身一出屋子，旁的人便都跟了

出去，不消一会儿，诺大的屋子里便只剩下了那妇人，还有坐在床上发呆的方捷。

年轻少妇面露凄然地在床头坐了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床上的小人儿，喃喃自语道：“老天爷，为什
么就不能让我的儿子像别人那样平平安安！又是多病又是摔伤，有几条命能经得起这样折腾？”

此时此刻，方捷惟有苦笑连连——一是为了这穿越奇遇，二来是因为他这一世竟是个三灾八难的主儿，
三来则是因为自己似乎在这家里不受待见——然而刹那间，他便横下了一条心。

那个过去的方捷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不论他是否能马上接受这些新的家人，但

是，他既然死而复生得到了重回人世的机会，那么不管为人为己，他都有义务更好地活下去。



第第002章章  世家子世家子

改头换面的张越斜倚在床上，很有些不情愿地看着那碗端到面前的药汁。他倒并不是怕那奇苦无比的味

道，而是着实担心里头是不是添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材料。然而，在看到母亲孙氏那关切的目光时，他

只好硬着头皮一口气把整碗药全都喝了下去。

瞧见儿子喝完了药，孙氏顿时松了一口气，赶紧从旁边的小碟子中取了一块蜜饯塞进儿子口中，继而硬

是把人按着躺下，又拉上了那层锦被。在床头坐了好一会儿，见张越好似是睡着了，她这才站起身来，

对侍立在旁的一个丫头吩咐道：“秋痕，好生看着越儿，有什么事立刻报我。”

然而，床上的张越并没有入睡。骤然间经历了这样的大变，他的心里满满当当塞着各式各样的疑问，此

时一丝一毫的睡意也没有。闭着眼睛思量了许久，他只觉得脑壳隐隐作痛，又知道母亲不在，索性就睁

开了眼睛。

有道是不知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从昨天到今天在床上这么躺着，他竟是逐渐恢复了对这个时代的

所有记忆。现如今，方捷和张越这两个原本截然不同的人已经在他的身上完全合为了一体。只是，某些

细节问题却不能指望小孩子的记忆，他还得好好向别人打探一下才行。

四下里一扫，他就看见了那个坐在床边小杌子上的丫头，那张面孔正是他最初醒来的时候曾经见过的。

她大约十四五岁的年纪，虽说不上十分绝色，却胜在清秀可人。此时此刻，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件

绣活，手指灵巧地上下挪动着绣针，却是没看到他醒了。

“秋痕。”

秋痕这才回过神来，朝床上一看立刻就慌了，随手把手中的活计往旁边一扔，她便伸出手来在张越的额

头上轻轻一搭，随即又缩回手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他的脸色，这才问道：“少爷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可
有哪儿不舒服，若是有，奴婢这就去叫太太来。”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见秋痕满脸的不信，张越不觉有些头痛。略一沉吟，他便学小孩子那般赌气道：“我只是不想睡了，想
找人说说话，难道这也不行么？”

秋痕顿时有些为难，想想前几天张越都在昏睡，这会儿睡不着也大有可能，她便心软地点了点头。丢下

手中攥着的松花色汗巾，她伸手帮张越垫高了枕头，扶着人半坐了起来，她这才开口问道：“少爷想说
什么？”

“我问你，这几天家里头都有些什么事情？”

这话若是遇到闷葫芦自然没什么效用，可秋痕乃是家生子，父母亲眷都在这家里，她又素来是个话多

的，此时便以为张越不过是闷得慌。想想他又小，太太待下素来不严，就是说些闲话也不要紧，她便笑

着掰了几件家里头的琐事。

她说者无心，张越听者却有意，于是一面仔仔细细地听，一面有意无意地旁敲侧击，同时也没忘了童言

无忌似的赞上秋痕几句，趁着她得意便套出了更多的底细。等到秋痕重新哄着他躺下的时候，结合他融

合的那些记忆，他的脑海中已经渐渐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如今是大明朝永乐年间。对于这个时代，他最熟悉的就是那场惊天动地的靖难之役以及之后的血腥屠

杀，还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丰功伟绩。只是，如今郑和的船队还在大洋上航行，其他的事情却已经都是

过去时了。

这里是祥符张家，上下一共三代人。最上头的便是老太太顾氏，下头一辈总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张信乃

是嫡出，如今一家都随他在浙江为官，膝下有一儿一女。次子张攸是庶出，却是在军中担任武职，如今

正随大军在交趾。其妻东方氏生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侍妾骆姨娘则育有一女。由于东方氏很会在婆



婆顾氏面前奉承，家事便几乎都是她掌管。

而同是庶出的三子张倬性子低调，文不成武不就，在家里素来形同透明人，其妻孙氏也没什么手腕，一

向并不与人相争。两人唯一的儿子张越儿时体弱多病，稍大了一些身体有了起色，人却颇有些浑浑噩噩

的。于是，比起强势的长房和精明的二房，三房在家里几乎没什么话语权。

张越仔仔细细地分辨着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然后在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上辈子他就是一兢兢业业的

打工族，如今好容易托生在了富贵人家，居然还是一边缘人物，这也实在是太倒霉了。而且就自己那十

岁的年纪，还得装很长一段时间小孩子，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然而，当秋痕炫耀似的提起他还有一位在京城当高官的堂伯时，他却不禁悚然动容。

那是英国公张辅！

他虽然对明朝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但也知道朱元璋滥杀功臣，开国元勋的后人不过是徒有尊荣，

但那些靖难功臣却不同，张玉张辅父子则更不同。张玉固然是死于靖难之役，可张辅不但活了下来，而

且还屡建大功，硬生生从伯爵一路封到了国公。就是这么显赫的一位，竟然还得管老太太顾氏叫一声婶

娘！

重新躺下之后，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方才消化了这些信息。看这一家子的情形，他若是安分守己，日子也

不会太糟糕，可是他难道要一生小心谨慎度日？既然重生了，辜负这第二次的机会似乎要天打雷劈的。

兴许是重生之后脱胎换骨，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越的伤势一日日好了起来。孙氏这边大喜之余，在用药

上更是不曾吝惜，而祖母顾氏那边却也使人从开封府请来了一位名医。如是调养了月余，张越终于完全

痊愈，三房上下的人无不大喜过望，唯有他自己看着铜镜中那个瘦弱的人影头痛不已。

看来，如今当务之急就是锻炼好身体，否则顶着这么一副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的身板，他就什么都甭想

干了。不过这些都是以后要考虑的勾当，照了镜子之后的第一件事，张越便央求母亲孙氏带他去见祖母

顾氏。

孙氏却有些迟疑：“你才刚刚大好了，再将养两天，迟些再去给老太太问安也不迟。”

“娘，这一次若不是祖母命人请来了名医，我也不会这么快痊愈。既然大夫都已经说没事了，我自然该
去一趟。”见孙氏心有所动，张越便索性抓着她的一只手，软言求恳道，“娘，我也是张家的孙辈，你也
不想让人一直把我当成药罐子病秧子吧？”

尽管仍然存有一丝怨尤之心，但这话一入耳，孙氏立刻恍然醒悟。想到之前自己为了儿子的病豁出去在

婆母院子里大闹了一番，又想到了婆母那次的严厉告诫，她的脸色不知不觉渐渐泛上了一丝白色。她几

乎是下意识地蹲下身子按着儿子的肩膀，重重点了点头。

“好，我这就带你去见老太太！”



第第003章章  难糊弄的老太太难糊弄的老太太

春日的天气总是带着几分不可捉摸，早上还是阳光灿烂，中午却有可能春雷阵阵大雨倾盆。就好比眼下

树叶上还挂着刚刚那阵大雨之后的水珠儿，条条道道的太阳光却已经顺着叶片间的缝隙在地上映下了斑

斑驳驳的阴影，露出了几分明媚的春光。

头一次出门，张越终究拗不过母亲孙氏，只能任由她拉着自己的手。出了自家所住的小院，穿过西南的

一扇角门，旁边便是一溜下人所住的裙房。沿着夹道一直往前头，拐两个弯，就能看到西花墙的尽头处

开着一个小小的西角门。进门之后过了穿廊和一扇月亮门儿，绕过一道大理石影壁，这才是顾氏所住的

一溜五间正房。

正房门口，一个身穿墨绿色比甲，大约十四五岁的丫鬟正板着面孔低声训斥下头的两个小丫头，一抬眼

瞧见有人来方才住了口。她一面命人进去通报，自己却三步并两步地迎了上来行礼，起身后方才笑

道：“听说三少爷的病大好了，老太太心里头也颇为惦记，刚刚正在唠叨呢，结果三太太就真的带三少
爷来了。”

孙氏淡淡地笑着答道：“老太太既然惦记着，我自然得带越儿来请安。”

“三太太说的是，老太太看到三少爷必定欢喜得很。”

张越见这个丫鬟应答得体，又亲自走到门前挑帘，于是免不了多瞧了两眼，依稀记起那就是祖母面前第

一得用的大丫鬟灵犀。进门之后，他就瞧见居中的太师椅上安坐着祖母顾氏，旁边地下站着几个丫头，

却是不见旁人。等到母亲行礼之后，他虽然心里有些抵触，但还是上前恭恭敬敬地磕头叫了一声祖母。

顾氏面上带着淡然的笑容：“看你这样子果然是病好了，过来让我好好瞧瞧！”

张越连忙站起身上前，见顾氏不住往自己脸上身上打量，他便尽量用坦然的目光回看着祖母。

他的父母在这个家中站得并不稳当，所以他这个孙辈便得处处小心。重生在大家族至少意味着不会冻死

饿死，可未必不会横死，这装成乖孙子便是第一步了。尽管这个白发祖母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但

不是有句话叫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么？

然而，顾氏上上下下看了好一阵，忽然板着脸问道：“你一向身体弱，今天外头风大，怎么只穿这么几
件衣裳就出来了？若是着凉受了风寒可怎么了得，岂不又是一场病？”

虽说她看着张越，但满屋子里头的人都知道这话是冲着孙氏说的。然而，张越瞥见母亲嗫嚅着嘴唇要说

话，连忙抢在了前头：“祖母，是我自己一定要来的。我听秋痕说，为了我的伤，祖母特地去请了名
医，所以我养好了伤自然得先来请安，也好让祖母安心。虽然外头天冷风大，可我总不能天冷风大就忘

记了孝心。”

顾氏起初不过是淡淡听着，及至听到最后一句，她不禁微微颔首，脸上云开雾散露出了些微笑容：“果
然是懂事了，竟是明白了孝道。既如此，之前的事情你可知道错了？”

见顾氏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张越眼珠子一转便老老实实地说道：“回禀祖母，是我不该忘了长辈的训导
去淘气，我知道错了。我听娘说，大哥二哥为我还受了责罚，还请祖母对二伯母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

错，和他们俩无关。”

“知错能改，你这回吃了亏，总算是有些进益！”此时，顾氏仅存的不悦渐渐烟消云散。她正好瞥见手上
的一串佛珠，略一思忖就捋了下来，一把塞在了张越手中，“伤一好就能记着他们两个，又能记着我这
个祖母，却是足见你有心。这串佛珠是大相国寺高僧开过光的，我已经戴了几十年。你一向身子不好又

多灾多难的，戴着它佛祖也能庇佑一二。”

“多谢祖母！”



张越立刻把那佛珠套在了手腕上，旋即退后一步跪下磕头，头才碰到地上就给顾氏一把硬拽了起来。接

下来顾氏又问了几句他病中的情形，于是他又很是编织了一番话，从母亲辛苦到下人尽心，总而言之是

人人都好，于是乎孙氏和几个丫头都露出了笑容。

这絮絮叨叨说了好一阵子的话，顾氏面上的笑意越来越浓，最后竟是把张越拉近了些。她当然明白孙氏

这个儿媳向来就不懂得讨好卖乖这一套，教一句可能，教这许多却绝不可能，那么只可能是小孙儿自己

的话。想到以往他一向病恹恹的，纵使见了面也不过唯唯诺诺木讷蠢笨，如今却忽然知道讨人喜了，这

无疑说明那一跤摔得人开窍了。

想起张越从高高的树上跌下，身上却只有几处挫伤，倒是人昏迷了好一阵子，素来信佛的她不由得隐隐

约约生出了一个念头。

莫非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顾氏正思量着要不要从大相国寺将那位赫赫有名的云光法师请回来看看，这时候，外头却传来了一阵笑

声：“哎呀，听说越哥儿来见老太太，我可是来迟了！”

只见门帘被人高高挑起，紧跟着就有一个妇人跨过门槛进来。她秀发上头斜缀着一支金绞丝灯笼簪，额

前勒着珍珠箍，身穿一件蜜合色大袖圆领衫子，下头着一条销金藕莲裙，看上去竟好似比孙氏还年轻几

岁。

她一进来便先对顾氏行礼，又向孙氏略点了点头，目光旋即落在了张越身上。见他竟是被顾氏揽在怀

中，她脸上微微一愕，旋即恢复如常。

“越哥儿这伤养好了之后，气色着实好多了。多亏了老太太从来吃斋念佛，一辈子积德行善，他才能好
得那么快！”

“那也是越哥儿自己福大命大！”顾氏本就高兴，听东方氏这么一说，脸上更满是笑容。当下她便轻轻地
在张越肩膀上拍了拍，指着东方氏说，“快去见过你二伯母。”

只刚刚东方氏进来之后简简单单一句话，张越便明白她乃是凤姐一类的精明善媚人物，自不敢小觑了

去，连忙上前行礼，又叫了一声二伯母。

东方氏拉着张越的手细细打量了片刻，随即抿嘴笑道：“既然越哥儿大好了，超儿和起儿又有了伴，赶
明儿也好一块读书学武。要我说，越哥儿这身子太单薄，也该打熬得好筋骨，日后老太太和三弟妹也不

用时时刻刻这么提心吊胆。”

这话可说是正中张越下怀，却不料旁边一直保持沉默的孙氏想都不想就趋前反对。

“老太太，越儿这身子不过是刚刚康复，怎经得起劳累？若是先头那会儿也就罢了，偏生这一回受了惊
吓身子虚弱，哪里经得起读书的折腾，更不用说练武了！”

发觉母亲全然没注意到顾氏晴转多云多云转阴的脸色，更没看到东方氏那自鸣得意的表情，竟是又开始

翻之前的旧账，张越急中生智，三两步就退回顾氏跟前，屈下一条腿单膝跪了下来。

“祖母，娘的顾虑虽然有道理，可二伯母也是为了我打算。我想，再养上半个月，这伤也就该完全好
了。我不想一直憋在屋子里，我想去学堂念书，也想练一身好武艺，还请祖母成全。”

顾氏原本已经有些恼了，但听了张越这话便又踌躇了起来。沉吟片刻，她便打定了主意：“就照越哥儿
说的，过半个月去学堂念书，到时候若是身体吃得消，便和超哥儿起哥儿一起练武，就这么定了。我们

张家是武勋世家，但凡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病恹恹歪在家里！”

听了这话，屋子里众人连声应是，心中却各有各的思量。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张越却是高兴得很。不管

怎么说，他这开门第一步走得还算是顺当，一切就看以后的了。



第第004章章  人争一口气人争一口气

“老爷，她分明是没安好心，难道你忘了先头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不过是意外而已。再说，老太太都已经开了口，你莫非还要我去驳老太
太？”

“可是越儿是你唯一的儿子，这身体才好就要去上学，还要练什么武，他还要命不要！”

“妇人之见！大嫂二嫂一个是三品淑人，一个是六品安人，你难道不想儿子有出息，给你挣一个体面光
鲜的封赐？难道你想要让儿子像我这样，一辈子就只能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竖起耳朵听着隔壁这一场大吵大闹，张越越听越好奇，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出去。他才把门帘掀开了一个

角，结果就听见砰地一声，定睛一看，却见是一个茶盏摔在地上跌了个粉碎。此时此刻，他顿时把已经

迈出去的脚收了回来，却没有放下手中的帘子，而是藏在后头悄悄地看着听着。

“大哥会做官，二哥精武艺，可我三十出头了却是一事无成，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年少的时候一味无知
浅薄。我这辈子算是废了，可老天有眼，竟是让越儿开窍了！他在老太太面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说了，

老太太把那串从不离手的佛珠都给了他，就是超哥儿和起哥儿也不曾有这样的体面。”

“可是……”

“不用可是了……越儿出来，别在旁边偷听！”

张越没想到张倬话说了一半就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只好讪讪地现身。他早知道这年头大家族都是家教森

严，于是做好了挨训的准备，却不料张倬缓步走到他面前，竟是蹲下了身子目光平齐地看着他。

“越儿，今天你在老太太面前的那些话说得很好，以后也要讨老太太欢喜，明白么？”

听了父亲这样的告诫，张越自然明白，当下便重重点了点头：“爹爹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练武，
孝顺爹娘和祖母。”

对于这样小大人似的回答，张倬顿时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站起身来来回回踱了几步，他忽然哈哈大笑。

笑到末了，他便喃喃自语了一句。

“老天爷，你总算是开眼了！”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当下一个急停转过了身子，将双手重重地搭在张越肩头，一字一句地说：“越儿，
我们张家的学堂中并不仅仅是张家子弟，还有不少是其他各家的子弟来附学的。这其中，有些人是一心

读书，有些却贪玩淘气，你既然想要好好读书练武，不该理会的事情就不要理会，遇到事情多多想想我

和你娘。”

一旁的孙氏看见张越连连点头，心中也颇感欣慰，原本对于儿子要去上学的那种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及至听到张倬竟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她不禁有些恼了。

“好了好了，这不是还有半个月么？有什么事情你以后一桩桩一件件和越儿慢慢说，何必急在一时？我
知道你指望越儿争一口气，但那也得慢慢来。”

“若是由着你，好好的儿子又要给你惯坏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太太不过是眼下觉得新鲜多瞧他两眼，谁知道过后会不会丢到脑后去了！我若
是不好好看着他宠着他，别人又不会记在心上！”

“算了，我说不过你。总之，慈母多败儿，眼下他多吃了苦头，以后才会有出息。你这个当娘的在儿子
身上多花些心思，这总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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